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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 杜会 的 梦魔 （ 代 序 ）

郭 小 东

在 现 代 社 会 中 ， 男 人 的 内 心 独 白 和 女 人 的倾 诉 ， 依 然是 属

于 两 个不 同 的 范 畴 ， 男 女 之界 限永 远 不 会 消 夫 这 个事 实 ， 是 男

女 的本 真 状 态 之 殊 异 的 历 史 ， 人 的 性 别 区 别 的历 史 所 决定 的 。 由

于 男 性 又化 这个梦魔 的 无 尽 缠 绕 ， 使 得男 性 的 内 心 独 白 ， 在 文

学 表 现上 无论如 何 挥 却 不 去 那 历 史 暗 涌 中 时 时 泛起 的 优越 感 ，

那 种 潜在 的 ； 心 理 优 势 ， 这 种 优 势有 时连男 性 们 自 已 也难 以 觉 察

也 难 以 甄别 的 。 由 是 ， 听 一个男 人 的 文 学 的 内 心 独 白 ， 与 听 一

个女 入 的 文 学 的倾诉是 有 很 大 不 同 的 �D-�D假如 这个女 人是 真 实

的 、 大 胆 的 ， 而且 对男 性 文化 中 心取 一 种 审 父 与 审 男 的 叛 逆 态

度 ， 同 时 她 又确 确 实 实 是 生 理健康 ， 心理 健康 的 女 人 的 话 ， 那

么 她 的 文 学 的 倾 诉 或 许 会 更 接近女 人 的 真 实 和 真 惰 性 。

邓 燕 停是 一 个很 聪 慧 的 女 性 ， 自 然 也 曾 经 是 很狂 野 的女 孩 。

大 约 是 十 年 前 ， 我 在 华 南 文 艺 业 余大 学 文 学 系 教 文 学 理 论 。

客 串 而 已 。 那 天 夜 里 九 时 半 ， 我 依 旧 准 时 宣 布 下 课 。 这 时 ，
一

个身 穿 黄 色 高领 毛 衣 ，
一 副 男 孩 子 打扮 的 女 学 生 ， 从座位上 走

过 来 ， 当 着 全 班 同 学 的 面 ， 高 声 对 我 说 ：

“

郭 老 师 ， 我 要请你 喝

咖 啡 ， 可 以 吗 ？
”

她又连珠炮似 地说 ；

“

我 今天 才 知道是你 来 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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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 ， 要 不 ， 我 昨 晚就 来 听你 讲 课 了 。 你 一 定 要 去 喝 功口 啡 ！
”

我 儿

乎 不 假 思 索 就 拒 绝 了 。 原 回 仅仅是 因 为 送 我 回 家 的 汽 车 已 发 动

好 ， 停 在 楼 下 了 。 许 多 同 学便起 哄 ， 七 嘴八 舌 地 喊 ：

“

请 我 们 也
一起 去 喝 咖 啡 ！

”

邓 燕 婶 反 而 无 语 了 。 我 忽 然 觉 得 我 应 该 去 。 不

应 该 拒 绝 ， 于 是 ， 十 儿位 同 学 和 我 便 一起 就 近 找 了 个 地 方 ： 作

家 恰 会 附 近 的 西 餐馆 去 喝 咖 啡 。 时 间 很 短 ， 我 并 没 有 与 她有 许

多 的 交 谈 。 后 来 ， 在 文 德 路 的 作 家 协 会碰 到 她 ， 这 回 是 我 邀 请

她 喝 咖 啡 ， 我 自 觉 耶 次 有 些 拂 了 她 的 好 意 。 严 格说 ， 这 一 次 才

算 是 第 一 次 有 所 交 谈 。 她 是 一 个 完 全 没 有 任 何 防 备 的 女 孩 。 丸

很 吃 惊 ，
一 个女 孩 会 如 此 坦 率 地把 自 己 的 全 部 经 历 说 给 一 个 还

很 陌 生 的 男 人 听 ， 包 括 她个 人 的 生 活 和 一 些 难 以 启 齿 的 情 感体

验 。 末 了 ， 她说 ：

“

我 曾 经 对 一位 男 友 说 ， 我 一 定 要 请 郭 小 东 给

我 小 说 写 篇 评论 。

”

她希 望 我 读 读 她新近 发 表 在 《 作 品 》 上 的 小

说 《 青 青 子拎 入 不 知 为 什 么 ， 我 既 没 有 答应 ， 也 没 有 拒 绝 。 但

在 我 心 里 想 ， 我 会认 真 地 读 这 篇 小 说 的 。

我 自 然 很 认 真 地 读 了 ， 而 且 很 快 写 了 评 论 。 那 时 我 正 在

《 广 州 日 报 》 主 持 一个专 栏 《 新 作 推 介 入 这就 是 那 篇 《 灵 魂 的

白 我 拯 救 》 。 张 雄 辉有 次 在 电 话 里 对 我 说 ：

“

郭 小 东 ， 邓 燕 停把

你 电 了 么 ？ 你 那篇 文章 写 得 那 么 深 入 ， 你 认 识 她很 久 了 ？
”

他话

语 中 有 某 些 暗 示 ， 某 种 调 佣』 。 我 笑 笑 ， 下 说 什 么 。 我 只 是依 照

她 小 说 所揭 示 的 所表 现 的 ， 更 重 要 的 是 听 她坦 率 地倾 诉 ， 惰 感

体验 的 真 实 表 述 ， 我 自 然 能 够 读 出 她小 说 中 已 经 流 泻但 未及 清

理 的 东 西 。 后 来 又 读 了 她 的 《 落 寞 入 一 直 到 去年 十 月 开 省 青年

作 家 代表 会 时 ， 才 又 见 到 邓 燕 蛾。 我 问 起 那 篇 《 落 莫 》 的 下 落

如 何 ？ 因 为 这篇 小 说 是 经 我 推 荐 出 去 的 。 她 说 ：

“

郭 老 师你还记

得 这 回 事 ， 我 自 己 早 就 忘 了 ⋯ ⋯
”

她 又 说 ：

“

此 事令 我 很 感 动 。

”

在 我 的 印 象 中 ， 她 是 一 个很 令 人 吃 惊 也 很 令 人说 不 清 的 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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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 。 很年 青但 很 会 写 小 说 ， 女 性 在 她 这祥 的 年 龄 （ 她 大 约 十 几

岁 就 开 始 写 小 说 ） ， 总 是 很 难 写 出 如 此 沧 桑 的 文 字 的 。 她 过 早 地

沉入 社 会 ， 有 太 多 曲 折 的 情 感 经 历 。 而 且 总 是 能 够 把这 经 历 如

实 地 文 学地娓娓道 来 ， 这 是 很 难 得 的 。 起 码 对 我 而 言 ， 我 自 己

是 经 历 了 第 三 个本 命 年 才 开 始 沧 桑 起 来 的 。 她 很 早 就 已 经 很 沧

桑 了 。 这 沧 桑 中 自 然 还 带 着 许 多 稚 幼 的 东 西 。

有 一 天 ， 她在 电 话 里说她 正 在 写 长 篇 ， 题 目 便 叫 《 请你抚

摸 我 》 。 虽 说人们 对这个题 目 很 吃 惊 。 我 淡 淡 地说 了 一 些 什 么 ，

不 记得 了 ， 但 我 并 不 吃 惊 。 这是 邓 燕 停 之所 为 ， 只 有 象她 这样

的 女 性 ， 才 会有 如 此 的题 目 ， 敢 于 如 此放 肆 地使用 中 国 文 字 ， 如

此坦 露地表达 自 己 的 意 志 。 我 只 是希 望 她 不 要 太过于 迎合 市 井

和 书 商 们 的 胃 口 。 在 任何 一 个方 面 ， 都 必 须 首 先 尊 重 自 己 对 文

学 的 尊 重 。

不 是 许 多 人都 会 喜 欢 邓 燕 婶这 部 小 说 ， 我 自 己 也很难 判 别

我对这部 小 说 的 欣 赏 程 度 。 它 实在有 些 迷 离 。 但是 我想 ， 定 然

会有 许 多 人 为 书 中 那 种 大 胆 的 自 然 也 是 为 真 实 的 女 性倾诉 所 吸

引 ， 为 她 的 如 歌如 泣 的 情 感 流 泻 所感 染 。 她 很个性化 的 把若 千

女 性 的 经 历 融化 在 一 个 大 时代 里 的 男 性 女 性 对抗 的 思考 ， 在 现

代 大 都 市 的这个 大 风磨 中 ， 灵 魂 的 大 研磨 。

记 者 子 轩 和 主 人公红 以 及 红 与 丈 夫 汪 其 的感惰 纠 葛 ， 充 分

表 达 了 现代 杜 会 中 ， 男 性 女 性 不 断 变 动 着 ， 不 断追 索 中 的 关 系

组 合 。 每 一 个人都 面 临 着 一 种 新 的选择 ， 这种 选择 与 其说是 宿

命 的 ， 不 如 说是命运 的 。 它 最 深 的根源 来 自 于 男 人与 女 人 的本

质 真 实 ， 那就是魔鬼 般 的 性别 对抗所造 成 的 最终极 的 吸 引 。 这

种 类 似 于 物 理 现象 的 生 命 结 构 ， 是 如 此 深 刻 地锻造着 男 性 女 性

的 社 会表 现 。 子 轩 与 红 ， 虽 然 在 小 说 中 尚 看 不 出 更 多 的 ， 以 至

于 能 与 其 结 局 相 吻 契 的 必 然 ， 笔 墨 也 属 于理 想 主 义 的 形 态表达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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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这 正 更 其深 沉 地揭 示 了 男 性 女 性 。 心 底 里 那 些 对 抗着 而 又 吸 引

着 的 呈 胶合 状 态 的 东 西 ， 这 东 西 是 梦魔 ， 是 鬼魁是 斩 不 断 理 还

剖。 的 性 之 源 、 情 之 源 。

子 轩 与 红 的 终 场 式 是 很令 人震 撼 的 。 我 绝 不 怀 疑 它 的 真 实

性 ， 也 为 这终场 式 礼 赞 。 它 是 否 真 有 其 事 并 不 重 要 ， 重 要 的 是

投 注 其 中 的 那 一种 认识 ， 那 一种 义 无 反顾 的体恤 与 人 的 悲 悯 。 每

一 个人都 可 以 为 自 己 或他 人 的 行为 、 那 怕 是 乖戾 的 罪 恶 ， 寻 找

到 毛－ 理 的解释 ， 这种 解释 常 常 是 与 法律相 恃 的 判 决 ， 眼 泪 和 悲

悯 之 情 才 会有 所 价值 ， 才 会令 人警 醒 乃 至 自 我 约 束 与 克 制 ， 克

制 因 此 成 为 一 种 高贵 。 所 以 ， 霍 乱 时 期 的 爱 惰 比 之健康 时 期 的

爱 惰 更令 人刮 目 相 看 。 子 轩 的 杀 人 ， 与 红 的 自 甘 为 之谋 求逃脱 ，

虽 然 这 仅仅是 瞬 间 之念 ， 但 它 的 火 花 正 是 一 切 故 亨 人 焰 的原 始

初 动 。

诱 惹 与 堕 落 ， 男 人 与 女 人 的 对 抗 与 吸 引 ， 还 有 酒 ， 构 成 现

代 大 都 市 中 人 性 问 题 的 深 刻 矛 盾 。 生 命 的 达 取 和 堕人 深 渊 ， 在

这 种 矛 盾 面 前体 现 了 它 的 挣 扎 。

尽 管 这 不 是 一 部 很 完 美 的 长篇 小 说 ， 从构 架 到 入物 的 心 路

发 展 ， 都 还有 一 些粗 殇 的 东 西 ， 未 经研磨 。 但 对 于 一 个 28 岁 的

女 作 者 而 言 ， 她 对社 会 人 生 和 人 的 灵 魂 的 剖 析 ， 已 经 很令 人 吃

惊 ， 很令 人有 些 遇到 魔 鬼 的 感 觉 ， 这就 很 不 错 ， 就 很使 人 不 得

不 去 读 这 部 书 。 至 少 ， 你 能 读 出 一个凄 美 的 故 事 ，
一 段 女 人 的

倾 诉 ，
一 个经 历 过许 多 的 年 青 现代 女 性 对种 种 杜 会 人 生 爱 惰 婚

姻 问 题 的 发 问 和 自 省 ， 这就够 了 。 我 们 对 一 部 小 说 ， 对 一个人 ，

还 需 要 更 多 苛 责 么 ？ 只 有 那 些 灵 魂偎琐 。心 气偏 狭 的 人 ， 才 会对

文 学 对 人 生 持 一种 可 笑 的认真 。 文 学 永 远 是 文 学 ， 小 说永远是

小 说 ， 正 如 人就是人 ， 不 再 可 能是 别 的 什 么 ！

邓 燕 婶邀 我 为 她 的小 说 作 序 ， 我 本 觉 得 她应 该 自 己 作 序 更

毛



好 ， 那样更 有 韵 味 。 虽 然 我 很 想 以 一 种 拒 绝 的 态 度 面 对 人 生 ， 但

我 永远 是 一 个不 会 拒 绝 的 人 ， 何 况 她 的 小 说 很 难 使 人不 说 点 什

么 或 写 点 什 么 ！ 于是便 写 。 但愿 没有 误 读 她 的 作 品 ， 没 有 误 导

本 书 的读 者 。 是 为 序 。

1994 年 8 月 17 日 于雨中



引 子

一个记者朋友对我说 ， 大家都乖乖地坐在那儿 ， 很整齐很

有规矩地看 电影 ， 突然你一个入从 自 己 的位置跑出 来 ， 干扰了

别人 ， 破坏 了 原有的安静 ， 就是出 位 。

出 位原是这么简单 。 我以 为出 位该是很深刻的东西 。 比如 ，

我想 ， 如果大家看的是 《 皇帝的新衣 》 这部电影 ， 出 位的那个

就是不破坏 ， 就不是干扰 。

我愿做安徒生笔下的那个丹麦的孩子 。

我追求出位的美丽 。

因而我不忌讳写我的性 。 我觉得那是人断断不可以 回避的 ，

所谓美丽 ， 所谓丑恶 ， 诠某些时刻 ， 会 自 然而然毫不经意地从

这片迷雾中裸露出 来 。 如同一个人脱尽 了衣服站在浴室里 ， 当

蒸气缓缓散尽的时候 ， 你身体里的所有真实都将毫无掩盖地暴

露在灯下你情人的 目 光中 。

有的人会选择逃避 。 我不 。 无论美丽与否 。

非洲土著赤身裸体是
一生 ， 伊斯兰教女入在沙漠里只露出

两只眼睛也是一生 。 横竖是一生 ， 且很短暂 。 把真实的呈献出

来 ， 死后别人也就不会再说你什么 ， 说也没有意义 。 不过 ， 我

不赞美死 。 死绝不是一种办法 ， 也不是一个终止 。 美丽与否 ， 永

恒与否 ， 不过是心灵的一种体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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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 我愿意 。 因 为 ， 没有清白 。 因而 ， 没有羞涩 。

一个 曾

以红指 甲作笔名 的女人 ， 事实上老早 已准备好～个坦然的甫士 ，

来承受一切本来就该承受的东西 。

写到这儿 ， 忽然从镜子瞥见一个 28 岁 的 女子在里面吃吃地

笑 。 那笑倏地定格在嘴边 。 长久地阴冷 ， 巨是紫色的 。



一 两个女 子 ，
一 个梦

我重遇小豆是十分偶然的 ， 若果那天不是跟王靠吵了 ～架 ，

"

然后我冲 出 来 ， 在中 山路傻傻地乱逛 ， 我就不会在拐角处碰上

小 豆 。

小豆艰难地推着摩托从广告公司 出 来 ， 那是辆 日 本产女装

车 。 现在炒得很贵 ， 因 为广州停发摩托车牌 ， 炒起来的差价断

断比车的底价还要高～倍有余 。

小豆开始不相信碰到我 。 我也有点怀疑是不是她 。

她的长头发塞在头盔里面 ， 脸色偏黑 ， 但眼耳 口 鼻很标致 ，

尤其是脸型 ， 有点像叶塞尼亚同父异母的那个妹妹 ， 圆 圆的娃

娃似的 ， 使小豆不像是二十七 、 八的姑娘 ， 再加上她的性格神

情 ， 严然不到二十三 、 四的女孩子 。

她认清我就甜甜一笑 ， 她的嘴巴 比较大 ， 宽度有点接近索

菲亚 ? 罗兰 ， 所以笑起来格外灿烂 。

那天没有阳光 ， 我的心境很暗淡 。 半小时以前 ， 我跟合作

伙伴吵了 一架 。 事情起缘于王靠想出 国 ， 她想让我一个人把美

容中心接过来做 ， 却出 很高的价 。 我拿着计算机放在膝盖上按

来按去 ， 开始很激动很兴奋 ， 当最后一个数字显示 出来的时候 ，

王靠便看见我
一脸失望 。 于是我叫她仔细听着 、 看着 ， 又把租

金管理费税收水电等皮费重按了 一遍 ， 建议她把价降下来 。 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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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细听 、 细看 ， 接着便去听～个电话 。 她在电话所说的那些

终于使我明 白 了她并无诚意跟我谈的缘故 �D一人人出很高的价

顶美容中心 ， 因为她跟我签 了 合约 ， 所以 先借客观原因退出 来 ，

再给我～个无法接受的价 ， 让我 自 动退出 。

没有办法的事情 。 铺面是她租下来的 ， 我不过是技木和部

分器械的投资 ， 于是 ， 除了 吵～架 ， 索 回 自 己付出 的和该得的 ，

就别无选择 。 我不是不敢与人上法庭 ， 而是那类事情实在耗时

耗力 ， 左拖右拖～年半载 ， 时光就这样流掉 ， 结果也是差不多 ，

最多赔偿我一万或几千 ， 毫无意义 ， 不如用这些时问去再创造 。

吵完架我走出 美容中心门 口 ， 在那块 白底蓝字的灯箱下站

了～会儿 ， 看 自 己设计并叫人制作的标志和广告语 ：

“

任何时候 ，

肌肤是你最美的衣裳
”

。 然后下面是一片轻张的红唇 。 当 电压不

够的时候 ， 灯箱里的小光管在轻闪 ， 透到外面 ， 便给人红唇在

颤抖的观感 ， 撩人而性感 。

我长长地叹了 口 气 ， 这是我头一宗的广告杰作 ， 我走 了 ， 它

仍站在那儿 ， 仍闪动着红唇的诱惑 ， 由 它招袜的顾客走进去的 ，

却 已是别人的地方 ， 别人的生意 。

我背转身 ， 朝中 山路方向走去 ， 不紧不慢地 ， 看着马路交

通岗 处的那个似乎是新 出 道的警察手忙脚乱地指挥塞车 ， 神经

质地笑了笑 。

这是～

个冬末春初的 日 子 ， 中 山路的格树 由 深绿转为翠绿 ，

微风在叶子间穿行 ， 那细碎的声响 ， 早被喇叭声和嘈杂声淹没 。

城市的人们没有树的概念 ， 只是夏天被阳光灼痛的时候才想起

不能没有树木 。 现在雨季快到 了 ， 马路两旁～溜的书画店都把

库存的 国 画西画装饰画 明星照尽量往门 口 挪 ， 好赶在潮气到来

前脱销 。 但生意似乎不太好 ， 应了 广东人的一句老话 。
一节淡

三墟 。 春节前旺得加班加点都来不及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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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在都市里几乎没有了 迹象 ， 但风依然故我地吹 ， 我的心

低落得如紫荆树上缓缓下坠的最后一片黄叶 。

小豆说多年不见 ， 要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， 她把摩托车放好 ，

与我一道去找咖啡厅 。

路过作家书屋 ， 小豆拉我进去 ， 说 ：

“

来看看 ， 有没有你熟

人的 东西 。

”

我有点惊讶 ， 许久没看小说了 。 在书屋里随意的翻 ， 发现

每一本书都有该书作家的签名 ， 心里不免有些悲哀 。 作家出 动

这一招来促销 自 己 的书 ， 不是上策 。 现在的文学青年越来越少 ，

以作家为偶象的年代毕竟已经过去 。 现在的年轻人崇拜的是李

嘉诚 、 霍英东 ， 又或是一些流行歌手 、 影星及著名运动员 。 除

非是巴尔扎克 ， 据说他签的名死后很值钱 。

小豆走过来 ， 从架上抽出一本封面设计很呆板的书给我 。

“

看看 ， 这本书写得好不好 ？
"

书 的题 目 是 《 市长和他的夫人 》 ， 酸不溜秋 ， 进这种货 ， 怪 －

不得书屋生意淡泊 ， 售货员天天拍苍蝇 。 刚要扔 回去 ， 忽在作

者落名处瞥见一个熟悉的名字 ： 刘～ J ; l 。

“

是他呀 ？
”

我有点突然 。 仅突然而 已 。 漫不经心地翻开书 ，

只 见扉页上用钢笔滞洒飘逸地写着 ：

“

愿与世人心灵相通 ? ? ， ⋯
”

下面是他亲笔签名 。

我微微一笑 ， 那笑声好象是从鼻子里发出 的 。 小豆在旁边

颇有意味地盯着我看 ， 然后伸手进挂袋里 ， 使劲地摸了 一会儿 ，

才摸到一支圆珠笔 。

她 一边 留 意周 围 的 人 ，
～ 边拔掉笔 帽 ， 把

“

世 人
”

的
“

世
”

划掉 ， 在上面加上个
‘

女
”

字 。 然后拿离眼晴 ， 举着 ， 眯

着眼睛端详 。 她这副 自 我陶醉的样子令我哭笑不得 。

愿与女人心灵相通 ， 这实在是对刘～川这种作家性格的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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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刻 画 。

他曾经是我的朋友 ， 也是小豆的朋友 ， 我 们在一次笔会上

认识 ， 他给我写 了 许多感情炽烈 的信的 同时 ， 也在给小豆写 ， 汗

始我们竟还蒙在鼓里 ， 互不透风 ， 在冬季刮北风的夜里留 在家

里被窝里逐字逐句地研读他来息粤北城市的情书＿、个季节下

来 ， 为相思所累 ， 小豆瘦 了 ， 那个 自 作多情的傻女也瘦 了 。 当

这两个女孩忍不住要找个入倾诉一下初恋情怀的时候 ， 才明 白

了 刘一川 。

那时于小豆 已经太迟 ， 她总共跟他做过两次爱 ，

一

次在粤

北一

个山城的树林子里 ，

一次在广州 一

家宾馆 408 房 。

我曾 为此幸灾乐祸 ， 这种心理小豆永远不会知道 ， 这恐怕

是我心灵的暗角 。 我侥幸我 尚未到这～步 ， 我顶多接过一次吻 ，

但因那烟味太浓而在事后用纸 巾擦了 又擦 ， 把附在唇上的他的

唾液连同 口 红沾进 白 色的纸上 。

所以不能算是我的初恋 ， 事实上那不是一

种爱情 。

爱情是不会这样短暂和虚 伪的 。 小豆也坚持这一点 。 除却

他的迂腐 ， 她厌弃他的三大罪状主要是 ：
一

、 也是最为重要的 ，

他那个性很糟糕 ， 关键时刻老挺不起来 ， 令小豆不舒服 。 第二 、

其实也与第一同 出 一辙 ， 就是他抱不动她 。 他乍看高大威猛 ， 独

特有型 ， 却抱不起她 ， 再别说是高高举过头然后把她掷在弹簧

床上 。 第三 、 亦与前两点无法割裂 ， 就是他家的煤气由 他老婆

买 ， 他老婆的 自 行车 由 老婆 自 己扛上七楼 ， 这样的男 人小豆瞧

不起 。

小豆有近六年时间与我不相往来 ， 除却彼此不好意思 ， 当

然还有别的原因 。

“

这人真是贼性不改 ， 据说现在又去追一个香港的女作家 ，

他生性那么浪漫 ， 怎 么写的东西又这么老土 ？
”

小豆皱着眉
一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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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惑不解的样子 ，

“

难道这就叫虚伪 ？ 他怎不觉累 。

”

“

他一点也不付出 ， 无论物质或感情 。 他认为他的追寻本身

也是一种享受 ， 怎 么会累 。

”

我说完这一

句 ， 忽然对这类人滋生 出 一种厌恶感 ， 骤觉得

空气很沉闷 ， 很想换个话题 ， 这时女店员走过来 ， 戚眉戚眼地

盯着我们说 ：

“

这书 你们到底要不要 ？
"

/J豆正要挖掘一些过去的事情作笑柄 ，

～

下子被人打断很

扫兴 ， 她把书用力的甩 回架上说 ：

“

这书太 。neap ， 哪值五块八 ， 费工费料 ， 该送收购站去 ！ ?
"

我看那女店员肩膀～耸就知道她要张 口 骂 什么 ， 忙拉过小

豆 ， 对她说了声对不起 ， 两人速速走 出 书屋 。

“

小豆 ， 多年不见 ， 你性格一点不变 。

”

“

我说错什么 了 ？ 喂 ， 听说这家伙调来广州 了 ， 你知道吗 ？
"

我摇摇头 ， 太远 了 ， 相去太远 ， 不过是青春骚动期的一季 ， 人

生～段小小的插曲 ，
一点不想忆记 ，

一点不想追究 ， 看得出 小

豆 已 无痛感 ， 不过我也不想奉陪着拿过去开玩笑 。

咖啡厅满座 ， 我们只好到对面马路新开的快餐店去 ， 洋炔

餐全天候服务 ， 不是吃饭时间也是人头挤拥 。

我们靠落地玻璃窗坐着 ， 我要了草毒冰淇淋 ， 小豆要了炸

鸡和奶茶 。 我们边吃边谈各人的近况 ， 她说在～家广告公司 任

业务经理 ， 每月 底薪加提成 ， 收入蛮好的 。 我问她开心与否 ， 她

说开心永远是相对 ， 尤其是她这个行业 ， 拉客户 的过程很艰辛 ，

达到 了就开心 ， 不仅仅是得到物质上的满足 ， 在精神上也有一

种业绩的虚荣和攻心战后得胜的快感 。

我用吸管拨弄着可乐纸杯里的冰粒 ， 用眼睛静静地看她撕

吃那块鸡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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